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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变幻中的《花样年华》
蒋苏苓 (常州工学院 213022)

摘要：《花样年华》是至今欧美电影界综合评价最高的华语电

影之一。美术设计在电影《花样年华》的创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王家卫充分利用化妆和服装造型来凸显人物形象，通过色彩多变

的旗袍来呈现女主人公独特的韵味，简单的场景设计渲染了迷离的情

节氛围，使得这部电影艺术感觉更加浓重和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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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花样年华》讲述了一段怀旧、感伤的爱情故事，周

幕云与苏丽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感情，在婉转悠扬的电影曲

调、唯美动情的影像画面中表现得异常动人。在这部电影中，王

家卫的影像视角和主题表达都独具匠心，叙事节奏较为缓慢，这

就为电影的美术设计留下广阔的发挥空间。美术设计是电影创作

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影的场景氛

围、情感基调以及电影风格。通过美术设计，把男女主人公从陌

生到相识，渐渐被彼此吸引，甚至爱得隐忍而克制，但后来不得

不分离，最终错过等一系列的情节呈现出来。影片先后获得多项

国际大奖，导演在电影创作时，对美的理解与众不同，它所拍摄

的角度和开始的起点高丁其他电影，美术设计的得当运用使得整

部电影极具观赏性。对于人物造型的设计、光影的配合、场景的

变化都独具一格，帮助电影散发出极佳的艺术美感。

一、特色造型蕴含人物个性

人物造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电影的基调和人物性格，化妆

造型和服装造型对影片非常重要， 《花样年华》中的人物造型，

既符合20世纪60年代的特征，又能显现人物的独特性格。

旗袍是近代中国女性常见的着装，穿上旗袍后女性的贤良、

含蓄、大方等特质被无限放大，除此之外还能反映出20世纪60年

代都市女性的潮流风尚。这种雅致的服饰被导演王家卫拿来成为

女主人公的独一装束，真可谓匠心独具。让服饰同身段和环境相

调和，穿着旗袍，对自的声线、举止等都和平日有较大出入，贴

合的衣饰让她连步履都小心翼翼，这般装束又能恰到好处地展现

了女性的柔美，并以压抑的形体动作表达受抑制的内心束缚。

传统服装旗袍，暗喻了苏丽珍长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老旧

的观念自始至终都像旗袍一样紧紧裹着她的欲望，无法冲破心的

藩篱，注定了这场爱情的悲剧结果。香港著名影评人洛枫认为，

在这部影片中，旗袍不仅代表怀旧的符号，同时也是苏丽珍自我

庇护的一种无形的身体语言。紧紧包裹出张曼玉玲珑曼妙曲线的

旗袍，像一把道德尺度贴在人物的身上，没有丝毫的宽松，也不

允许任何的放纵和出格。因此，观众见到的苏丽珍，总是谨言慎

行、安分守己，但在款式各异的旗袍的包裹下，却充满挥之不去

的女性诱惑。

苏丽珍高贵而典雅，除了绮丽的旗袍外，爱思头和浓妆最

能反映上个世纪60年代的香港时髦女人的特质。苏丽珍的妆容优

雅，风情万种，时尚又不风骚，黑色眼线笔将眼角勾得微微上

扬，别有韵味。她的整洁、优雅无不彰显着她是一个极其精致的

女人，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层面都要求尽善尽美，这也为她实在

不能容忍丈夫的出轨，最后和丈夫离婚埋下伏笔。影片最后，当

苏丽珍重新出现在狭窄的楼道时，挺立的鬈发已然如果实熟透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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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垂下，和房东太太曾经的发型一样，暗示她的心境已归于平

静，再无波澜。

梁朝伟更多是用眼神在表达思想和情绪。他的眼睛没有做过

多的修饰，眉毛稍稍描黑，显得稳重又从容。周慕云油亮的老式

三七分“大背头”一丝不乱，面容沉静，黑色皮鞋一尘不染，和

他的好友阿炳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他绅士的品格。也正是这

种毫无个性特征的造型设计，让人觉得周慕云的性格上缺乏勇往

直前的阳刚之气，透露出胆怯的心理。

除了主角之外，还有其他配角的化妆造型也与人物性格匹

配。孙太太的的发型和服装都很夸张，在整部影片中，她总是用

女人最好自尊自爱，不要越过雷池，要把自己的丈夫放在首要地

位等话语来劝诫苏丽珍，充分表现了她亮丽而成熟的个性。

二、色彩变化传递人物情感

悠扬的小调，湿漉漉的青石板，哒哒的高跟鞋在巷子里踩出

的回声，穿着旗袍的少妇身段凹凸有致，摇曳生姿，少妇苏丽珍

身上的旗袍毫无疑问是最具色彩张力的元素，人物情感的波澜被

旗袍的色彩演绎得恰如其分。乔迁时，陪丈夫打麻将时，叮嘱丈

夫带包包时，去工作时，往往都是白配黑、白配蓝和浅黄加白色

相衬的旗袍。这些全是素净的色彩，和四周环境很相衬。苏丽珍

去小摊买云吞面，身上却屡次出现灰暗的色彩，引人猜想她灵魂

世界的孤寂。宾馆里的相逢，苏丽珍穿赤色的旗袍，这不是她的

色彩喜好，和她甲时的着装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是隐喻了

爱情的产生。绿象征着生机和希望，当苏丽珍思忖良久，而后想

告诉周慕云要跟着他离开时，她就穿了绿色的旗袍，这隐喻了孤

独的苏丽珍渴望一个新的开始。然而，周慕云早已离开，绿旗袍

与赤红窗帘、赤红大床、深赤的墙面，绿色在这些绚丽色彩的映

衬之下，尤其彰显失意和无奈。色彩是影视画面的抒情符号，能

传递感情，表达情绪。苏丽珍身上不停变换的色彩，一方面体现

了人物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强化了影片的抒情意蕴。

王家卫喜欢把很多镜像都拍得很晦暗， 《花样年华》也不例

外，营造了一种既灰暗又伤怀的氛围。在这部电影中，灯光是不

可或缺的背景，它永远都弥漫着淡淡的忧郁，缓缓的哀伤，让故

事在半明半暗中缓缓发展。楼梯、走廊、租房和街道，由于色彩

比较灰暗，呈现出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气息，朦朦胧胧的色调流

露出男女主人公感情上的若隐若现和捉摸不定。明暗交替，昏暗

的色调也突出了主人公内心的感伤。当男女主角擦肩走过，然后

微微颔首于漆黑的楼梯时，观众不得不关注那盏路灯，这时的荧

幕是阴郁的，隔着些微的黄光，有一种死水微澜的氛围；当画面

中出现路灯的时候，镜头停了很长时间，仿佛黑暗笼罩之下酝酿

着的是狂风暴雨。灯光突然大亮，滂沱大雨，也让观众得以在光

亮之处喘一口气，无力感以及窒息感得以纾解。

光彩的变化是颜色为影片勾画出的，带给我们视觉上的盛

宴，是王家卫独有的叙事方式，浓墨重彩与淡雅浅描交替进行，厚

重、幽深、压抑的主题凸现出来，让我们预感电影的悲剧结局。

三、场景设计渲染迷离氛围

王家卫为了营造他所想要的氛围，特地择了寂静的街道、狭

窄的过道、楼角低暗的灯光、简陋破败的墙壁等场景，里面都冰

万方数据



·影视传媒· 大众文艺

基于电视剧视角的“中国红”的美学解构
——以电视剧《红高粱》为例

陈焱松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本科生

摘要：从“中国红”的色彩美学入手，笔者选取电视剧《红高

粱》作为论述本体，分别从民俗学的定义，心理学的“刺激”作用，

哲学的“经典”理论出发，阶段性地论述了红色挣脱自然属性的轨

道，加入社会性的价值，甚至是径直走向国家气质的最高表达形式，

参与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进程。可以说， “中国红”在电视

剧中的美学解构，就是建构具有国家性质的“中国红”。

关键词：电视剧《红高粱》；中国红；美学解构

一种色彩能够为一个国家的名字提供修辞作用，并成为其修

饰的限定语，本身就说明这一色彩对于这个国家所具备的审美与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质。而电视剧作为目前中国大众文化的重要力

量，也自觉实践着这种色彩美学的表征。可以说，“中国红”已

经成为目前中国影视创作中最重要的色彩元素之一。

电视剧《红楼梦》《橘子红了》《红岩》等都先后实践着

这种民族色彩美学。以电视剧《红高粱》为例，从莫言的小说，

到张艺谋的电影，而今到郑晓龙的电视剧， 《红高粱》中所有的

美学形象，都是从充满自然性的高粱地走向充满文化符号的高粱

地，从原始野性的人物走向社会盛景的人物，从个体的原始精神

力量走向社会化的抗战救亡的精神信念。 《红高粱》的艺术形态

在不停地嬗变，但它内核中“中国红”的精神特质确是永存的。

一、“中国红”的民俗美学

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

式。”1色彩容易形成一种大众审美的集体认同，而如果这类

认同上升到一定阶段，它就带有了某种风俗，甚至是民族的气

质。作为色彩理论中向前作用的色彩，红色容易被人们看见并

认识，因而也容易成为某种民俗状态的直接表达。

首先，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红萝卜的意象，是莫言偶

然为之的灵感闪现，象征着可遇而不可求的自然美好事物；红

高梁的意象，继红萝h意象之后，成为高密东北乡的家族图腾

和地域原型的标志；而红蝗的意象，作为动物意象的代表，即

象征着欲望的泛滥，又是动物崇拜心理的显现。”2基于此，红

萝b的“红”是自然性的，红蝗的“红”是动物性的，而红高

粱的“红”则是地域性的。 《红高粱》无论是文学原著还是影

视文本，都是“地域史诗”的叙事，也直观地体现出红色所具

有的物质美和风俗美，使所有符号性的红色都成为浸染地域文

化传统的主体色彩。

其次，红色在建构地域文化表征的同时，也建构起了高密

人民与高密土匪们的生活文化。在电视剧开篇，朱豪三一上

任，就对高密有这样的评价“民风彪悍，土匪横行”。电视剧

把整个剧集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审美时空，一边是以朱豪三

为首的县城时空，另一边是以余占鳌、花脖子为首的土匪时

空。对于县城社会空间来说，彪悍的人们可以为了吃官饷，假

装承认自己当过土匪，杀人越货；而对于土匪社会空间来说，

余占鳌、花脖子、黑眼等人从不同的侧面表现着土匪的特征，

但始终都是拥有着红高粱一样强悍的性格特征的。甚至在整体

叙事中， “土匪”的情节已然成为最主要的情节，成为故事能

够讲述下去，或者制造冲突和矛盾的主要条件。

再次，“红色”不仅成为汉民族最崇尚的色彩，也成为某

种带有图腾意识的色彩崇拜。美国历史学家戈登卫泽认为，所

谓图腾，就是原始人“把某一动物，或鸟，或任何一物件认为

是他们的祖先，或者他们自认和这些物件有某种关系。”3当九

儿生孩子时，她被一床大红被子遮盖着，其后在不会接生的恋

儿帮着九儿硬生生地接生的时候，红色的鲜血流落满地。血是

人肉身唯一拥有的红色元素，而“出血”也被认为是原始崇拜

冷的存在物，毫无家庭的温暖，这些处所狭窄、拥堵、晦暗，透

着暗淡、局促与了无生气。

租房是苏丽珍和周慕云相识的地点，应该是私密性很是强的

处所。张爱玲曾说过：“中国人是没有隐私的．门上有帘，挑开

就看到窗上的纸，一捅就破。”这个好像私密性很强的空间因为

房主、佣人、麻将桌的进入，成为了一个相当开放的地方，毫无

隐私可言。苏丽珍和周慕云住在一屋檐下，却把自己的心幽禁在

灰暗的角落里，留下的只有不甘与犹豫，因为腐旧的观念、世俗

的歧见，而酿成了一杯香浓而又荡气回肠的苦酒。

幽静的街道经常出现在电影画面中，男女主人公在光线昏暗的

路灯下靠着铁栅栏互相交谈着，这幅电影场景的美术设计十分贴合

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低沉音乐的响起更加渲染气氛，将女主人

公的韵味体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欣赏N20世纪女性的独特性。

同周慕云的情绪世界的喜乐一致的是“烟”：在知道妻子的

出轨之后，和苏丽珍在旅店中难得的相聚时光，在办公室里一个

人默默坐着面无表情地冥想，宣泄情绪的最佳选择便是烟了；青

蓝色的烟巧妙地和女主人公的蓝色旗袍形成一致风格，那一缕缕

青烟像一张网，网住了这对苦情的男女。只因不愿意污染了灵魂

深处中的那难得的洁净和矜持，正像烟会消散一样，两人拒绝了

也许美满的结局，等待最后对这段美好时光的追念。

王家卫擅长拍萍水相逢后的水到渠成，相爱过，纵使最后分

离也是回味。在他影视世界，感情没有对错，只是相遇的时机不

当。王家卫强调用这些道具、场景暗示剧情的发展，渲染缠绵压

抑的情感纠葛，形成了“王家卫式”的电影风格，犹如散文诗，

诗意盎然，让你回味无穷。

王家卫的作品《花样年华》的视听元素呈现出风格化意识和

唯美主义的色彩。特别是对于光的运用，光和影的变幻都极其具

有个人意象和韵味。影片中一件件充满东方色彩变易的旗袍，迷

离多姿的灯光，幽暗暧昧的场景，塑造了一个怀旧的世界，上演

了一场苦乐参半的爱情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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